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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一世芳华,恋你千年
□罗辉

我的心中，一直驻守着一位绝世“红颜”。
她，艳而不俗，丽而不媚，轻启朱唇，含笑

原野，以独有的风采向世人传递春天的讯息。
她，就是依恋闪烁的晨星，翘首天际的晓

月，向阳怒放，给蓝天点金涂丹，为花城画卷
染色增辉的“攀枝花”。

第一次欣闻她的芳名，还是在上小学地
理课的时候，老师说，那时你的故乡叫渡口，
加之太阳一年四季都在毫不吝啬地挥洒它的
灼热，又唤作“太阳城”，生长着许多火红火红
的攀枝花，先开花，后长叶。我曾神思遐想，
在梦中常来这块神秘的地方和她幽会……

命运不会亏待虔诚的崇拜者。20 多年
前，我有缘千里迢迢来到了她身边，象钟情的
楚士见到了他心中的偶像，心跳频率蓦然加
快。

阳春三月，却骄阳似火。这川滇交界、汹
涌奔腾的攀西峡谷金沙江畔，时间一近中午，
太阳便已如一轮火球悬临于头顶之上，灼人
的阳光仿佛划一根火柴就会燃烧起来，铺着

沙石粒和砾石的江滩上，热流涌动。天很蓝，
云很白，仿佛凝固的缄默。江滩也缄默着，只
有燥热的风无止无息。

然而，她——攀枝花树，凛然挺起顽强的
生命，一簇簇，一丛丛，刚劲硬朗的枝干上，撑
起酒杯大艳如鲜血的花朵，随风盘旋，在光和
影中凸现出慑人心魄的美丽，宛如一面面喷
射起鲜红、炽热的旗帜。这红得绚丽灿烂如
血如脉的搏动，就那样猎猎作响般高高擎起
壮美的生命之旗，高高擎着不会倒下的信念。

金沙江畔，她，不停地伸展着躯干；春风
中，她悄悄地积蓄力量；骄阳下，她加快含苞、
吐蕾。那一刻我觉着置身其间时那种巨大的
震撼力。说不出，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任凭
那股力摇撼着，推动着，挺直腰板，乘风呼啸而
去。没有羁绊，没有束缚，血脉为之偾张，骨骼
为之强壮，肌肉为之饱蓄着改天换地的力量。

厚重深沉而苍茫辽远的攀西大裂谷，蓬
勃向上而蔑视苦难的攀枝花。

这生死截然不同的极大反差，这深山峡
谷的雄壮碑文。粗壮坚韧的枝杈，结实饱满
的大红、朱红、鲜红、猩红、赤红、粉红、桃红、

丹红、彤红、紫红、橙红、深红的花朵，绷紧着
全身的力量，仿佛在召唤新生命在荒芜的热
土地上创造日益丰满的世界。

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盛开的攀枝花上，
我感觉到了攀枝花对我的深情凝视，感觉到
那份凝视中有一种难以明确表达而渗出的幸
福。眼前的攀枝花幻化了，作铁血风云，作长
空落日，作英雄长啸……

攀枝花不但是卓然俏丽的佳人，也是顶
天立地的英雄，更是甘愿为民献身的勇士。
她的花和皮还有根可以入药，为人解除疾病
的痛苦；她粗大的躯干可以凿成劈波斩浪的
木舟，载着勇敢的水手达到彼岸；她那洁白如
棉的花絮，可以做枕芯，抚摸着一天工作疲劳
了的人们进入梦乡；攀枝花的花絮具有不沾
水的特征，在现代航海事业上，还可以填充制
成性能优良的救生圈；每当仲夏炎暑逼人之
际，她又长出满树碧绿如玉的掌状复叶，给人
们以如盖的浓荫。

我的脚步又来到铁水奔流的炼铁炉前，
来到钢花四溅的炼钢转炉台上，来到每一座
大桥每一座高楼大厦旁，来到万千勇士辛勤

劳动的场景。我看到在处女地推
出第一垄黄土时，建设者们无比激
动的心情；听见了第一座名列亚洲
前茅、单孔跨度最大的渡口大桥通车
时的欢呼；看见了朱家包包万吨大爆
破腾空而起的蘑茹云，建设者们流下幸
福的泪花；听见了“七一”出铁庆祝大会
上，钢铁工人的欢笑声；也看见了为了多
炼铁、炼好钢而忘我拼搏的红彤彤的面
孔、车床旁动作灵巧的手指、建筑工人手
中闪闪发光的砖刀……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攀枝花建设
者的光辉业绩和辉煌成就，为我们留下永
远敬仰的丰碑。我还听见了一种深沉的声
音，那是攀枝花儿女血液沸腾的声响。以
攀枝花命名的城市，开发、创造、振兴、共
富，靠的就是这沸腾心血
的凝铸。

攀枝花，英雄的花，飞
舞在人间。我将
倾一世芳华，恋
你千年。

感谢故乡 致敬本土
——邱仕雨本土题材美术作品欣赏

□江罗四

那一天，刷屏刷到木心美术馆
的“上海赋”展览，一下就吸引了
我。展览通过影像、图片、绘画、手
稿等艺术作品，展示出一个旧上海
的时光，以及上海人近一个世纪的
生命片段，亲切实在，观而怀想，怀
想而令人思。

对故乡、故城记忆的功能，文学
之外，就要算到绘画和摄影了。

攀枝花，这座因三线建设而生
的城市，一开始就被镜头和画笔记
录。当我们回首往事，唯图画和图
片带给我们视觉的感受和灵魂的
溯流。

文学即人学，艺术即生活，一个
远离民族文化、远离生活而泛言
创作的艺术创作者，是走不了多
远的。

邱仕雨，一个年轻的文化工作
者，在他的画作里，我看到了故土、
故城，看到了他的故乡之情，我由此
激动，由此为他鼓掌。

他选取油画棒作为他绘画创作
的主要工具，并画出了感觉和滋味。

《山·水·桥》粉色调子让炳草岗
大桥多了几分浪漫，《兰尖故事》黑
灰调子很好铺陈了矿山的厚重，而

《山野》的青黄调子，吟唱出山乡的

朴灿和清新，《金沙水拍》的白灰调
子，提醒了水边山岩的苍韧力度。

他的画作，因熟悉的风景，加之
画风的陌生感，一下让人觉得亲切
而有滋味。

邱仕雨应该是攀三代了，他的
父母是随着他爷爷来到攀枝花的。

对于攀二代、攀三代而言，攀枝
花这座城，就是他们的故土。这里
有他们童年的记忆和味道，有少年
的书声和玩闹，有青年的离乡求学
和归程……

这里大山大水，天生就大气魄。
这里阳光铿锵，没那么多做作。
这里有四季的花，早春时节，高

大的攀枝花树上，就开放出一朵朵
的火。

这里有轰轰的大矿山，英雄主
义的传奇不是传说。

这里有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从天空看下来就是花开一朵。

这里大江两岸的高山谷地之
中，有中国最美乡村，有黄墙红土民
族古村落。

这里有他们的家，这里是他们
的根，连着他们的魂。

邱仕雨才入职市文化馆不久，
两年多来在王文革老师、杨绍刚老
师等前辈的濡染下，对本土题材兴
趣而深入，一下走上了一条艺术定

位之路，真是可喜的事。
邱仕雨的《绚·梦》《古村迤沙

拉》《夜市》《城市之眼》等作品，
让你感受到这片土地、这座城
市的力度和温暖。

最近，他又对沙画产生
了兴趣，并融合到新作中。

《山骨》《霞光》等作品都显
示了他的新探索。

艺 无 止 境 ，探 索 唯
新 。 是 啊 ，这 里 的 矿
石、钢铁、江河、山川、
城市、街巷，无不带有
诗性，无不弥漫深情，
就怕你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

艺术就在身边，
美就是生活。

因 为 故 乡 ，灵
魂才有安处。因为
故乡，生命更新不
息。

感谢故乡，致
敬本土！

□胡晓莉

春节前休了一个月的假，回了趟老家，
去了遥远的北国，回来后发现火车站两边
的路上已经盛开了许多美丽的攀枝花。在
祖国多数地区还是银装素裹的时候，四季
常青的攀枝花市，却早已百花斗艳，春意盎
然，特别是攀枝花开得红红火火，更是引人
注目。

攀枝花树的生命力很强，它不择地势土
壤，生长很快，在山岩乱石之间，盘根错节，顽
强搏斗，拔地而起，直冲霄汉，大者高可达三
四十米，径围需三四人合抱。

使人惊奇和钦羡的是，攀枝花树在绿叶

尚未生发的二三月里，枝干横逸的全身就挂
满了一簇簇的硕大花朵，满树锦绣，璀璨夺
目。花朵深红染金，浓过山茶，颜赛牡丹，香
而不腻，艳而不娇。远处望去，酷似火炬高
擎，激励人们奋进。那红色的、黄色的攀枝花
挂满了枝头，呈现出一片浓郁的春意和欣欣
向荣的景象。每一朵花由五片花瓣组成，花
瓣是椭圆形的，各自向外翻开。花瓣中间是
黄色的花蕊，形状跟豆芽差不多。它的花蕊
可以炒着吃，味道还特别好。

攀枝花过去虽未进入花谱，但历来就被
人们喜欢。据说过去称它为斑枝花，近代才
叫木棉、棉桂。攀枝花还有一个好名字，就是
英雄树。这不禁使人想到，攀枝花既有英雄

之名，而与它相伴的创业者，不是更具有大无
畏的英雄气概吗？！攀枝花，英雄树，正好象
征着攀枝花创业者所具有的高尚品格和表现
出的革命精神。

攀枝花，当年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
毛”的荒野，如今已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新
城。那巍然屹立的现代化高楼，那横跨大
江南北的一座又一座钢铁长虹，那二滩“高
峡出平湖”的壮观场面，那整洁的街道和风
景秀丽的公园，那改造后的竹湖园幽雅的
环境，那璀璨的霓虹灯和一个个影城，还有那
奔腾的铁水、怒放的钢花、滚滚东去的金沙江
水、交相辉映的层层厂房……无一不是攀枝
花人发挥聪明才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

结协作、勇于创新而结
出的累累硕果。

攀枝花人艰苦奋斗的岁月，是难以通过
短短的文字所能表达的。当年为了建设攀枝
花，多少人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献了青
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艰苦的环境
中，用热血和赤诚、用忘我的劳动，在这块土
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是他们创造了
不平凡的业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向他们致敬！

落笔寄相思
□浅晓溪

已经记不清有几个春节没有回家乡过年了，
三个小时的车程却不敢启程，读懂了“近乡情更
怯，不敢问来人”。记忆如万马奔腾，在如银的月
色里肆意奔跑。

攀枝花的攀枝花开了，外婆坟前的山茶花是
否也开得同样的红艳。29年前，外婆的追思会那
天下着小雨，来送别的人络绎不绝，站满了整个
小厅。我穿着外婆织的蓝色背心，站在厅里的左
侧，低着头一直在抽泣，给来祭奠的每一个人发
一朵小白花。那天的雨细密而绵长，只要一想
起，眼前便是屋檐下隔不断的水帘和耳畔稀沥沥
的雨声。

外婆和外公选择留在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异
乡”。从我记事起，外婆就是小城里远近闻名的
时髦老太，会英文，会唱样板戏，会跳探戈，会乐
器。小学时，我在学校学小提琴，放学回来，常常
遇着外婆给几个学生指导脚踏风琴，于是，她总

是高兴地招呼我给她的学生们拉一曲，有时兴致
极高，我们几个孩子还一起合奏一曲，或是又弹
又唱，家里充满着朗朗的歌声和笑声。

秋日里，外婆家门前的石榴成熟了，稀稀落落
地挂在树上，外婆和妈妈就自制一个摘果工具，一
根长长的竹竿上开个小岔，对准石榴下方的枝干
一拧，石榴就落下来了。我则事先拿着一把小伞
蹲在树下，小伞打开反撑着，石榴不偏不倚地落在
小伞里，“砰”的一声，我的快乐洋溢开来。

石榴树下，是几株最常见的绛红色的玫瑰
花，开花的日子，高高低低点缀在落寞的花坛
里。表哥站在窗前，看着这些花儿，手腕上转着
他的钥匙链，发出有节奏的“刷刷”声。妈妈和外
婆把花朵剪下来，我也帮着将花瓣一片片摘下，
洗净，用捣药杵把花瓣捣碎，再倒入淡蓝色青花
瓷的小碗中，花瓣凝炼成赤紫色的云，在碗中慢
慢晕染开，再将提前熬制好的糖浆倒入，刚刚没
过，就可以装入小罐子中了。玫瑰酱可以拿来就
着面包片吃，也可以下着馒头吃，偶尔，还当作汤

圆馅。那时玫瑰的芳香与甜蜜并不是爱情的味
道，而是儿时的玫瑰酱。

小学毕业那个夏天，我忙着和同学排练毕业
典礼的节目；家里的狗子下了一窝小崽崽，热闹
得很。外婆在学校参加教职工“七一”合唱比
赛，精神矍铄，空闲时帮我预习初中的英语课
程。后来，他们都说那是回光返照，是日落前短
暂的光亮。

那日清晨，我们在阳台上看小狗，听到楼下
有人叫妈妈的名字，我们探出头一看，楼下站着
外婆家隔壁的老师，一瞬间，我们就慌了。要知
道外婆和外公是最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人，除非
万不得已。那天妈妈伏在我肩头啜泣：“妈妈没
有妈妈了。”

前几年回去，带着先生和儿子专门绕到旧居
去看了看，花坛里杂草丛生，几棵高大的柏树，已
上百年，皲裂泛白的树皮宛如一位老者，看淡悲
欢离合与生死离别。我呆立在那里，想象着开花
时的样子，耳边仿佛是表哥转着钥匙链的“刷刷”

声。屋里探出一个年轻
的 脑 袋 ，问 ：“ 你 们 找
谁？”竟恍惚了，一时语
塞，挤出一句：“我们曾经
住在这里。”

时光真是神奇，记忆中
的画面总与现实重合，像一帧
帧精美的叠画。儿子在亭前画
画，在树下斗蛐蛐儿、玩泥巴，真
想向哆啦 A 梦借一台时光穿梭
机，去找回从前的那个小女孩，他
们可以一起玩，一起长大。

稚子的琴声从琴房里传出，我
在客厅小坐，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年
少的外公和外婆在开满芙蓉花的小院
里，弹琴写作。我醒来时，身上有薄被，
颈下有软枕。“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盼望
着一场春雨，让春泥发酵，就算我为你们掬
上的一捧新泥。

□罗辉

（一）

新春，攀枝花开了
我们谛听着一种亲切的交响
那是钢钎拨动炉火的声音
当矿石在阵痛中崩裂
迷人的钢铁碰撞声浪诱惑我们走出家门

步入工地
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这种声音
遥远而真切地响彻整个早晨
抒情的翅膀抖落枝间的风霜雨雪
鸟儿激动地飞起来了
躁动的种子开始爆响在远处的机房炉台
仿佛有一种歌唱
在风中泛着金属的光芒

照亮裂谷和一月正在播种的工厂
铁流钢花款款降临的时候

热土地永远有一种处子的兴奋
有一种隐隐的抖颤不可遏止
让我们感受生命的勃动和激情

让我们幸福地伴随绿色的植物长叶开花
在未来的日子里尽情地享受丰盈

劳作的兄弟姐妹们如一张张潇洒的弓
在阳光下弹着幻想
弹着对热土地不朽的恋情
当欢歌笑语汹涌着覆盖旷野覆盖星辉月光
这声音终于以一种真实的韵律

响遍大地响遍苍穹

（二）

早上 我们走向炉台
便有一股力量

如滚滚而来的江之大浪 萌发
流淌的汗水 血液
流溅太阳的金线 编织绚丽斑驳的梦境
上升落下的塔吊 切割太阳的金箔
给工地鼓荡帆的期盼
接过钢钎 去写新春的凯歌

风们调换着姿势亲吻我们的面颊
太阳也来为我们镀一层玫瑰花色
这时，爱情举起的火把
让我们点燃篝火和那涌荡而来的波涛
结成纯情的花环
醉人的钢铁芳香
如片片攀枝花瓣的初绽
夜 不再是孤独者的造访
星星们都被我们敲出了火花
月亮更加羞怯
撩拨我们心中的爱情种子
发芽 蓬勃
早上，我们走向高炉
高炉向我们昭示生活
向我们诠释烈火 火便点燃
爱人的脸颊和那一个火的吻
我们便看见爱人的眸子闪烁
太阳的记忆流过奔腾的铁流
成为永远的太阳升起
高炉便浸染绚丽无比的朝霞
如攀枝花一样鲜艳

一位天使莅临凡间

□王国霖

那一天，在攀枝花的仁和
扑通——
男人倒下的瞬间
拉塌了家中的天
游走在体外的灵魂
被死神握住

渐无的呼吸
让生命脆弱如丝
身边的工友急呼：
你怎么啦
醒一醒

面对人群的无助
死神笑了
空气中冷寒凝结
微风中响起
死神发狂的叫嚣

就在此刻
一位天使莅临凡间
她以娇小的玲珑之躯
挡在男人与死神之间
纤弱的双手
抵在男人胸膛
一下、两下、三下……

时间分秒而过
男人仍气若游丝，命悬一

线
死神傲笑着
再次靠近

她皱了皱眉
张开漂亮的天使之翼
挡住邪恶死神
稚嫩的双手
仍不放弃那个游走的生命

一分、两分、三分……
时间与生命的接力
急救与死神的赛跑
他醒了！

如释重负的天使
微微笑了笑
她知道
男人家的天
又撑起了

天使从人群中消失时
没有留下名字
但认识她的人知道
她是化身为凡人的
——李伟玲
一位攀枝花作家
红十字救护员

迎新曲
（二首）

美丽的攀枝花
赵锡超 摄

攀枝花记忆


